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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 ! ! ! !"#我只能靠两个途径学戏

这位花旦的舞台经验很丰富，她用水袖
遮脸做羞涩状，小声问边上的丫鬟：“哎，妹
妹，我叫什么名字啊？”那丫鬟也是一脸的懵
懂，说：“我也不知道呀。”台上的小姐没法，只
得再唱一遍“奴家名叫……”末尾加了一句长
拖腔，演书生的一看，知道对方是忘词了，这
位小生的应变能力很强，立即接道：“莫非小
姐不愿把真名实姓告诉我吗？”值台师傅（又
称检场，类似现在的舞台监督）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赶紧端把茶壶上场，趁给演员递茶的机
会给她提了词。戏继续演了下去，而观众居然
也看不出丝毫破绽。
我改学旦角后，因为老师是演小生的，学

戏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花旦的脚本。我
只能靠两个途径，一是“看”，当老师们在台上
演出时，我在边上仔细看认真听，默记头肩花
旦的唱词和身段。今天记不全，明天再接着
记，直到全部背下来为止。比如看王杏花大姐
的戏，她的“肉子戏”很多。越剧在长期的演出
实践中积累下了很多看家戏，当时常演的比
如《梁祝》《碧玉簪》《盘夫索夫》《三看御妹》
《二度梅》《孟丽君》等。这些戏经过老艺人的
智慧创造，去芜存精后，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唱
词。我们把那些经过反复演出后形成的唱词称
为“肉子”或“半肉子”，这些都是我必须要背下
来的。

后来看得多了，生怕记不全，就用纸默写
下来。舍不得花钱买本子，就去撕剧场的旧海
报，纸上还留着墙粉的痕迹，我把背面叠起来，
用针线钉成本子，将唱词抄在本子上，有不会
写的字就用符号代替。多年后，当我拿出来翻
看时，发现很多地方自己都看不懂，简直就像
天书一样。这些本子我一直当宝贝似的珍藏
着，直到“文革”抄家时，被烧的烧，毁的毁。
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偷”。业内有这样一

句行话：偷戏不算偷。我注意到很多演员都会
把脚本放在枕头下面，有时候她们晚上去姐
妹淘那里玩，不回剧团住，我就去把脚本悄悄

地拿出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拼
命地抄，一次抄不完，等她下次出
去了再拿出来抄。记得有一次，我
把三肩旦孙妙凤大姐的花旦赋子
“偷”了出来，抄了整整一个通宵
才抄完，天亮前赶紧放回原处。

!"#$年 $月至 %"&"年 '月，
我老师竺素娥和姚水娟领衔的越吟舞台在天
香大戏院演出，卖座极佳。我有幸躬逢其盛，在
舞台生涯的起步阶段，就见证了越剧史上的辉
煌一页。
越吟舞台当时的班底有：乐队六人，值台

(舞台监督）、服装、烧饭各一人；三担（管头
盔、服装、靴子的师傅）三人；演员阵容有：小
生头肩竺素娥、二肩毛佩卿、三肩范瑞娟，花
旦头肩姚水娟、二肩邢竹琴、三肩孙妙凤，小
丑袁金仙、任鸿飞，老生商芳臣、任伯棠。龙套
则由我们学员担任。全团约有三十多人。
我的老师竺素娥，台风朴实大方，素有

“越剧皇帝”、“越剧盖叫天”之称。她的武功尤
其出色，会“云里翻”，靴底功一流，擅演《金雁
桥》《伐子都》《群英会》《投军别窑》这样的“靠
把戏”，演来既威武又有功架，开打也十分可
观。她扮演的薛平贵，表情细腻，一招一式恰
到好处，穿靠执鞭，英俊威武，起霸时很有气
魄和风度。她在《吕布与貂蝉》中饰演的吕布，
英俊潇洒，并且把这个徒有武艺，却贪婪贪
色、反复无常的武将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
分，曾被观众誉为“活吕布”。
老师不仅擅演武戏，文戏也很出色。如《天

雨花》一剧，讲“左维明巧断无头案”的故事，竺
素娥饰演主角左维明，姚水娟饰荀含春。竺素
娥把七省巡按机智破案的情节，演得高潮迭
起，扣人心弦。她在“查绣鞋”（对鞋露鞋）一场
中，巧妙地盘问核对，唱念清楚，表情细腻，给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如 %"&"年她和邢竹琴
老师演出的《盘妻索妻》，这出戏是男班艺人张
子范老先生专门替她策划并导演的，由汤笔花
先生编剧。首演便获成功，连演了半个月。这个
戏后来也成为越剧的保留剧目。
老师是著名小生，而我却专攻旦行，幸运

的是，当时越剧界几乎所有的一流名旦，都与
我老师有过合作，我有机会在观摩、借鉴和比
较中，向众多前辈学习，博采众长，获得了极
大的教益。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姚水娟、
王杏花和支兰芳三位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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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看到一群荷枪实弹的男人

谢天谢地，我重重地喘了口气，总算逃过
了这一劫。这时，我感到脸上、头上、背上无数
个地方开始发痒，接着一阵阵钻心的疼痛开
始袭来，摸了摸脸，肿得老高老高，最可恨的
是，我的眼睛由于肿胀难以睁开。我眯着眼睛
看了一眼刘声涛，见他和我一样整个头部肿
得像个猪头。“有盐就好了，往伤口
上涂上能止痒止疼。”刘声涛小声
地说了一句。我想起了身上仅有的
一袋方便面。“有。”我边说边将方
便面撕开取出盐，抓了一把，将纸
袋子里剩余的盐递给刘声涛。当我
将盐涂上时，有一种伤口上撒上辣
椒面的感觉，但很快刚才那一阵奇
痒疼痛便渐渐得以减轻。刘声涛冲
我会心地笑了笑，我也向他点了点
头，我们用这种方式鼓励着对方好
不容易将马蜂赶走了，看一眼手表，
时针已指在 %)时零 $分。终于可以
养养神休息片刻了。

看一眼手表，已是凌晨 *时 *+

分。困极了的我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
着哈欠……突然间，刘声涛伸过手来
蒙住了我的嘴巴。透过夜色，我看见
他向下转动着的眼睛，他似乎在向我
传递什么信息。一定是有情况了，心领神会的
我一动不动地趴在树身上，再次屏住呼吸。
这时，我的耳里传来了由远而近树叶被

碰撞时发出的“刷刷”声，还有高一脚低一步
的脚步声，这种森林中恐怖的脚步声，令我再
次紧张起来。
当那一阵胜过一阵的脚步声离我们越来

越近时，我清楚地判断，这是数十人组合之后
才能发出的脚步声。
透过树叶缝隙，我清楚地看到一群荷枪

实弹的男人，他们每人身上都背着一个沉重
的军用双肩包，向大青树下走来。看样子，这
无疑就是我们等候多时的金三角武装贩毒集
团了。我和刘声涛相视一笑。按照队长指示的
第一方案，放他们过去，迅速向上通报的同
时，向另外两组队员发出接应信号。待这伙毒
贩行走到了我们的第二埋伏圈大湾江时，我
们再执行大规模的抓捕。正当刘声涛准备将
这一消息发出时，情况却在瞬间发生了变化。
一个“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粗嗓门男人大

声叫道：“弟兄们，刚接到老板的指示，就地休
息，等待命令。”此人的声音让我想起刘声涛
我俩在山洼子执行任务时，遇到的那个粗嗓
门男人，一定是他。他一声令下，一个个背着
大包的男人便横七竖八地倒在了盘根错节的
大青树下。我抑制住恐惧，看着身下黑压压的
人头，默默地数着：一个、两个、三个……二

十、二十一……
天哪，还有我看不到的，到底有

多少人我还真没数清楚。然而我却清
楚地看到他们一个个身上背着的冲
锋枪，我的心再次被恐惧占据了。我
拼命地克制着自己，悄悄默念着：千
万别抬头，千万……如果刘声涛不在
我身边，我不知自己是否会崩溃？

谁知就在这时更为恐惧的一幕
发生了。一个娘娘腔男人的声音传入
我耳朵：“这棵大青树真他妈粗，要不
我爬上去睡一觉。一会走时你们叫
我。”又是那个熟悉的声音，果然是昨
天遇上的那伙人。

有人要上树，我紧张地转头向身
边的刘声涛望去，夜色中，我看见他
伸手去抓枪，他的目光中透着冷静、
沉着，没有一丝慌张。那一刻，我仿佛
吃了定心丸，踏实了许多。我也伸手

紧紧握住手枪，随时准备迎接战斗。
“睡什么睡？守好身上的东西，少了一两，

老子要你们的狗命。”那个领头的粗嗓门男人
叫了起来。听到此，我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
来。“早知道这么累，我他妈打死也不跑这趟
活……”这时我听到那个娘娘腔的男人小声
嘀咕着。
他的话音还没有落音，粗嗓门男人便叫

了起来：“你小子，说什么呢？有种站出来大声
说。谁他妈不想干，还来得及，给老子滚。”队
伍中立马没有了声音。十多分钟后，我听到手
机铃声，接着是粗嗓门男人的声音：“什么？让
我们撤回去？”片刻之后，又听到他说道：“我
错了，老板，我不该问原因。”他挂断了手机，
大声说道：“弟兄们，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老
板让我们撤回去。”队伍中开始乱起来。粗嗓
门男人说道：“我也不知咋回事，说好了的事，
怎么说变就变了，可能因为原本让我们 !*点
赶到，都怪这场大雨，我们晚到了。走，弟兄
们，再休息两分钟，撤。”


